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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一个令人无限遐想的年份，重要的因由是中国的改
革开放整整走过了坚韧而辉煌的 40年。正值人们回眸那些曾经
的历史脚步和人生旅程之际，电视剧《大江大河》在电视荧屏上为
观众打开了一扇映照往昔的窗子。“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
而作”，这是这部作品之所以热度持续的基本原因。

真诚的艺术态度，是《大江大河》“为时而著”的艺术立足点。
以真诚的艺术态度状写时代、生活和生命，进而蕴含和引发关于历
史、社会、人生的思索和感悟，是那些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创作的共
同追求。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追求之上，《大江大河》建立起相应的
创作着力点，并赢得了共鸣，赢得了成功。

历史意蕴，是《大江大河》的第一个创作着力点。作品首先重
视的是如何建构足以观照改革开放历史的艺术视角和整体结构。
为此，作品用雷东宝、宋运辉和杨巡三个男人的命运线索编织情节
网络，以农村改革、国企改革、民营经济兴起为三个支撑点，建立起
反映改革开放前期进程的艺术构架。在这种颇富历史真实性的构
架中，人物历程和情节发展与时代脚步相互关联、呼应和映衬，从
而创造出全剧颇富历史意蕴的艺术格调。“历史味”，牵引了经历过
那段历史的人们的联想和慨叹，也拨动了刚刚读取今天现实由来
的人们的新奇和探寻。

生活状貌，是《大江大河》的第二个创作着力点。观看这部作品
可以发现，剧中全无奇异怪诞，也无故作惊人，更无胡诌八扯，却足
以引人关切、引人入胜。作品所刻意遵循的是以真实的笔调、情境、
形象、细节，表露历史状貌和生活常态、心理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真实
性，引导关于真实生活状貌的察看、发现和感悟，引发由真实体验而
生成的情绪激动。雷东宝所经历的不是一个个英雄故事，而是一件
件硬着头皮也要闯过的改革难题。宋运辉所乘驾的不是一路叱咤
的风云战车，而是不断扭曲和嬗变的境遇之舟。杨巡的道路则更不
是一夜暴富财富梦的意淫，而是众多小人物坎坷的摇荡人生。在致
力于情节设置的真实性的同时，作品还努力营造生活情景和人物形
象的真实性。那些被惯常使用的“吸引眼球”“制造新异”“颠覆视
听”的手法和伎俩被摒于作品之外。而所依靠的是在努力还原生活
状貌的艺术秉持中形成的艺术自信；所赢得的是在真实体验生活状
貌的艺术观赏中形成的心理信赖。

性格逻辑，是《大江大河》的第三个创作着力点。在一些影视
创作无视性格塑造或无力性格塑造的情势中，与那些精彩塑造了
性格化艺术形象的优秀作品一样，《大江大河》坚持和成功地实践
了性格塑造的艺术使命。更应赞誉的是，这部作品的性格塑造植
根于逻辑性之中，建立在生活逻辑和心理逻辑的基石之上。在宋
运辉的性格演变历程中，作品演示着环境驱力与个性挣扎的搏
斗。在雷东宝的性格强化过程中，作品灌注着时代演进与生活诉
求的呼应。而在老书记、水书记等一系列人物的生活历史和性格
发展进程中，作品也不断印证着生活变迁与心理变异的图景。与
那些误以为失态变态、大呼小叫、一惊一乍就是性格塑造的创作不
同，《大江大河》因描摹性格历史、尊重性格逻辑而显现出沉稳的艺
术气韵和扎实的艺术功力。性格魅力，成为这部作品重要的艺术
支撑，也成为观众关注的重要“看点”。

《大江大河》也有一些艺术遗憾。除了某些情境和细节有关乎
基本真实性的瑕疵之外，更应指出的是由作品表述欲求与作品容
量所限之间差异而产生的缺憾。对以时空限制为特征的影视剧艺
术来说，直接将文学叙述的结构方式移植为“剧”的方式，起码带来
了两个难题：一是，三条线索虽有勾连，但实质上是为描摹三大改
革方向而构制的三条独立线索，从而造成叙述仓促、布局断续的状
况，关于情节持续有力的推进和持续增长的关注受到损伤；二是，
在有限的篇章中平分秋色地塑造三条线索上的主要形象，导致性
格发展层次，尤其是心理隐秘层面的简化，降低和减弱了性格的厚
度和张力。丰富与单纯，也许是艺术创作永远要平衡的难题，在这
个难题面前，《大江大河》的创作的确有需要反思之处。

《大江大河》的热播以及所引发的热议，不仅仅源自作品本身
的总体成功和些许缺憾，不能忽视的缘由还有关于艺术与欣赏的
思考，或者说关于当下精神欲求的思虑。精神自由和艺术自由，不
等于精神颓唐和艺术媚俗。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文化时代、艺术时
代，都必然在千姿百态的精神表达中保有标识本体的精神坐标和
艺术气派。一段时期以来，仅仅以艺术为消遣、为解压、为取悦的
潮流时起时伏，不时销蚀着艺术关注人民、关注时代、关注精神、关
注生命的高尚气质和永恒使命，不但持续引发着关于民族文化心
理失衡的忧虑，而且不断导致了关于精神文化品质提升的愈发强
劲的诉求。也可以看到，那些坚守文化品格、张扬艺术理想、重视
艺术质量的创作也一直在延续和成长。《大江大河》的“热”，再次印
证了大众艺术欣赏的真正指向，再次高扬起为人民、为精神进步而
艺术的文化旗帜。这种事实也证明，具有精神品格和艺术质量的
真正好的艺术，最终能够赢得大众、赢得市场，是最终赢得未来的
文化力量。 （作者系大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研究员）

以真诚的艺术态度
回眸生活

——电视剧《大江大河》缘何而热
杨锦峰

来自盘锦的作家张艳荣
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提出了
文学作品影视化的问题。

张艳荣有几部小说被拍
成了影视作品，但她却用“羞于
启齿”来形容，她说：“文学触电
了，对一个纯文学作家来说是
很羞耻的。我写小说，是觉得
我有很多东西要写，我是发自
内心地想去写一些我自己想写

的东西，我不去跟风，也不去看
方向，我要跳出一些条条框框，
可以天马行空地写。”作品之所
以被一些影视公司关注，她认
为是小说的故事性比较强，但
她也同样表示，“不是像很多人
想的那样”，就是为了迎合影视
化的要求去创作的，“我是按照
纯文学去写的，影视也要有文
学性。”

“如果小说故事性强了，
真的就削弱了它的文学性
吗？”针对张艳荣提出的问题，
王彬彬的观点是“作家不宜过
于专注于故事性”，他认为：故
事性不是必然跟文学性对立
的，但是同样，故事性与文学
性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一部小
说的故事性非常强，但它表达
人性的深度未必很到位。一

个小说家过于专注于故事性，
可能会妨碍他对人性的观察
和理解，因为有时候一个简单
的故事所表达的人性是非常
之深的，人与人之间一个眼
神、一个细小的动作就有可能
包含巨大的人性含量，相反
的，一个轰轰烈烈、惊天动地
的故事却未必就蕴含着丰富
的人性内涵。

“小说如果故事性强了，真的就削弱了它的文学性吗？”

著名文学批评家和辽宁作家对话

地方性文化和好作家是互相成就的
本报记者 高 爽

2018年12月19日，在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辽宁文学院与沈阳师范大
学联合主办的辽宁文学发展论坛上，由南京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彬彬主持，展开了一场评论家
与作家的对话交流。

围绕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现状、新时代辽宁文学发展路向、文学作品影视化等议题，中国当代最活跃的文
学研究者、批评家与省内作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个人化写作与作家群体的产生，文学创作的地域性与世界性，文
学的故事性与文学性，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每一对看似矛盾的话题背后，都蕴含着丰富的讨论空间。

如何产生属于我们这个
时代的文学精品，这可以说是
此次论坛一个最重大的主题，
当然，这也是当下中国文学界
和文学评论界最为关注的问
题，或者说最大的焦虑。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
长、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
员白烨认为：文学发展是个
系统工程，要产生好的作品，
要批量产生好的作品，不光是

作家的事，它要有一个环境，
有一个氛围，有一个关系，“作
家是相互影响、相互带动的，
要出好作品，首先作家队伍要
实力雄厚，同时要有代际的衔
接合力。”

著名学者、福建省社会科
学院院长南帆则对作家与群
体的问题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他以新疆作家刘亮程为例：

“一个作家处在哪个时间、哪

一种空间之中，可能并不是他
的作品好坏与否的决定性因
素。刘亮程的散文出来的时
候，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评论家
都非常惊讶，他也没有一个谱
系啊，好像是突然冒出来的，
在他之后也没有后继者。”南
帆就此提出的观点是：文学创
作更具个人化。“相对其他学
科而言，他完全可以超脱地
域。”“‘我这儿就是中心，全世

界都在跟我对话’，他完全可
以有这方面的信心。”

但南帆同时也认为，地域
和时间仍然非常重要，“这是
作家的历史感”“他要非常了
解他所置身的时代，否则他的
作品就没有质感。如果一部
作品在任何空间、任何历史时
期都可以安放的话，我们马上
就感觉不太真实，或者说缺少
一种厚度。”

“批量产生好的作品不光是作家的事，它要有一个环境、一个氛围、一个关系”

现实主义是中国现当代
文学最为重要的创作传统，
于当下而言同样如此，这是
与会者基本一致的共识，但
今天的现实题材文学创作
现状显然不能令批评家感
到满意。

南帆说，生活中有非常多
的可能性、复杂性等待着作家
去发现，“我们的现实和历史

复杂到了我们觉得怎么这么
好、这么重要的历史阶段，居
然没有分量相当的作品出
现。”王彬彬也同样认为，现实
题材远比历史题材要难写得
多，“最近几十年来，很多作家
乐于去写历史，写民国、写三
四十年前的事情，他们认为这
比表现当下现实容易得多，因
为历史资料里已经有观点了，

而当下的现实则完全要靠作
家个人的眼光和胸怀去感
受。反映现实的作品和时代
蕴含的文学可能性中间是有
巨大差异的，作家在作品中设
定了多少让人觉得很惊讶、很
惊喜、很惶恐的事情，但时代
的复杂性却没有得到深刻的
表现。”

我 省 批 评 家 、《辽 西 文

学》主编秦朝晖提出了一个
反思：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可相当多的批评家
和创作者的思维已经固化，
完全是停留在过去的经验和
权威上，已经不能够很敏锐
地触及当下文学的内核，“很
多写作者离基层很远，离鲜
活的生活很远，作品不能够
激动人心。”

“我们的现实题材作品和我们时代蕴含的文学可能性中间有巨大的差异”

辽宁文学的现状以及发
展路向，是本次论坛的主要议
题。进入这个话题，是从文学
的地域性开始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
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
张清华说，“越是民族的就越
是世界的，这个说法肯定是对
的，但并不是说地方性、民族
性在不设限的情况下就一定
是世界的。”他以鲁迅和沈从
文为例阐述自己的观点：“鲁
迅在小说中虚构了一个鲁镇，
鲁镇上小人物的地方性很强，
作品通过对人性的发现、对国

民性的批评，把地方性变成了
民族性，变成了世界性。古代
中国是农业文化占主导，古代
文学家也写田园诗，但我们有
农业文学吗？没有。乡土文
学是从五四开始出现的，正是
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了世界的
视野，用这面镜子才照出了乡
土。所以说，地方性可以通过
世界性来照亮，它必须要和一
种共同性的话题发生关系。
再比如沈从文，在他写出湘西
之前，湘西作为文学叙事并不
存在，正是因为沈从文通过叙
事构造了一个纸上的、文化的

湘西，所以湘西诞生了，作家
沈从文也诞生了。地方性文
化和一个好的作家是互相寻
找、互相感知、互相诞生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
一个作家的地方性不是什么
自卑的身份，而是一个不可忽
视的资本，它还不仅仅是资
源，它是资本，把这个资本用
好了，那就足够了。”

著名学者、苏州大学教授
季进认为，作家不需要过多地
拘泥于写什么，呈现出多少地
方性的色彩，而是要回到文学
本身，回到人性本身，“面对这

样无比丰富复杂的现实，文学
到底能做什么，做得了什么，
其实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
作者自己。一个真正优秀的
作家，应该是勇于面对问题
的,能够直面现实，能够深入
人的内心、深入历史的内部空
间，然后在叙事上勇于探索。”

“中国每年创作长篇小说就有
八九千部，这太惊人了，在世
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
能的。但是我们也会略感遗
憾，因为把整个中国当代文学
放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下面来
看，很多时候是乏善可陈的。”

“地方性文化和一个好的作家是互相寻找、互相感知、互相诞生的”

从地域性具体说到辽宁
文学创作，王彬彬说了一个有
意思的想法：“这些年，东北成
为一个话题，成为一个经常在
朋友圈里或者媒体上谈论的话
题。我要是小说家，我就写一
个长篇小说叫作《东北》。”季进
也同样认为，“东北有着无比丰
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是个非
常独特的存在，在文学表现上
是大有可为的”，但“到目前为
止还没有出现真正能站得起来
的大作品”。

吉林大学教授、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张福贵对改革开放
40年来东北文学的特点总结
为，“多高原而少高峰。”“从上

世纪80年代吉林省的诗人群
体，到现在的辽宁报告文学群
体、黑龙江的小说群体，应该
说东北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化
有两个贡献，一个是以乡土文
学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一个是
以工业题材为代表的现代文
化。”但说到当下的创作，他提
出了一个困惑，“乡土文学在今
天的东北文学创作中一花独
秀，为什么这样一个共和国工
业长子会出现以乡土文学或
者说以乡村题材创作为主的
文学现象？”他认为，中国的工
业题材文学作品在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达到过高峰，几部重
要的工业题材小说都是以东

北为描写对象的。写东北工
业的历史和现实，可能会让东
北文学创作在新时代有所突
破，“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创
作对象，也是整个东北经济当
下面对的困境和症结。”

从这个角度出发，张福贵
提出了一系列可以突破的路
向：除了东北之外，中国的哪一
个大的区域能像东北在100多
年来受到那么多样的中外文化
的影响？东北文化和东北人性
格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有它的思
想来源，如何把这些复杂性写
出来？东北工业题材文学存在
着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那种
强烈的单位意识，这恰恰是东

北历史上多种文化相互作用，
特别是计划经济长期影响导致
的结果，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
不是应该有所思考？

辽宁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教授吴玉杰则从“变与不变”的
角度来探讨：辽宁在工业题材
上应该有所突破，因为作家们
就是在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
的，对此都有自己独特的经验
和体验。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
的辽宁作家都要瞄着工业题
材，因为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
的兴奋点、兴趣点，“在这样一
个新时代的语境当中，作家应
该保持自己的定力，发现最好
的自己，遇见最好的自己”。

“为什么共和国工业长子会以乡村题材创作为主？”

南京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王彬彬

核心
提示

电视剧《大江大河》剧照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
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白烨

著名学者、福建省社会科学院
院长南帆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师范
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张清华


